
洪荒之力，铸磅礴武陵，雄奇主峰，
耀古今中外。

慨兮，红云金顶凌空峙，万米睡佛
卧琼殿；梵天净土藏灵秀，弥勒笑佛布
道场。擎天一柱，镇飞云风雨；层峦千
嶂，拱护三县青苍。圣名远播，信众熙攘
而虔拜；文脉绵长，位列华夏五大佛山；
生物多样，获评国际人与生物圈；地貌
奇绝，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地。北回归线
多荒莽，独留此地翠峰环。八千珍物，汲
天地精华；万步云梯，通古刹禅垣。万卷
书崖，镌刻千秋青史；金丝灵猴，守望万
古江山；珙桐佳木，细数山海沧桑；幽涧
流泉，吟颂幽谷清欢。

唏嘘！巍巍梵山，立黔疆、接巴蜀、
通鄂壤而连八荒；潺潺溪涧，汇锦江、奔
沅水、入长江以起沧澜。明万历年，神宗
御敕，重修金顶，誉“天下众名岳之宗”；
妙玄弘法，广建伽蓝，尊“弥勒道场中兴
始祖”。立四大皇庵于松篁幽壑，建四十
脚庵于溪畔山旁。彼时殿宇恢弘，香烟
缭绕；四方信众，百川来朝。文人骚客，
题诗勒石；往来贤士，涤虑澄心。山藏灵

物，鸟兽相和；峰途虽险，履之皆安。
悲哉！后世兵戈扰攘，匪祸连绵，古

刹蒙尘，禅庭罹难。断壁残垣湮翠岭，千
年盛景敛华颜，风华沉寂，名山黯淡。

喜兮！时逢盛世，政通人和，百业俱
兴。贤达倡举，万众同心，古刹重光，山
门再启。旅业盛典肇兴，乡村振兴揭牌。
青山含笑，流水欢歌，佛境重焕生机。修
缮殿宇，高僧复驻禅林；拓修通途，索道
凌云贯雾。四方游客接踵，年逾百万之
众；黑湾河畔，宾朋盈堂；金顶禅城，香
霭凌云。四时风物，秀冠东南。

春韵：万山红遍，朝旭流辉，鸟语悠
扬，霞光铺远；夏姿：幽谷凝青，苍峦如
海，云涛舒卷，岚气清恬；秋致：层林尽
染，夕照含晖，金风拂岭，逸兴悠然；冬
魂：千峰凝素，天地澄明，琼枝玉宇，宛
若仙寰；夜幻：手揽清辉，身依星斗，虫
鸣入夜，梦醉云天。

感兮：梵天净土远红尘，疑是仙踪
落世间。红云金顶浮瑞气，清辉浸染水
云寰。万灵荟萃基因库，北回归线翠锦
湾。何须天涯寻胜境，登临此山即仙关。

梵净山赋梵净山赋
罗有铭罗有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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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文艺长廊

端午假期，我终于在德江县平原镇十
字村逗留了半日。之前几次去平原镇杉园
社区瞻仰“黔北工委旧址”，解说员都告诉
我们：现在这个旧址，最初是从五公里外的

“十字关”搬迁过来的。宋至平同志当年从
四川到贵州，头一晚就是在十字关“落脚”
的。那时我心里就惦记着，一定要去十字
关看看。可惜同行的人多，意见不统一，一
直没成行。

十字关，是平原镇十字村一个小山寨，
因地处德江与凤冈两县十字路口而得名。
青山环抱，古柏森森，寨子中间的公路旁，
三棵百年银杏枝繁叶茂，绿荫如盖。整个
山寨静谧自怡，给人一种“竹深林静无人
语”之感，像一颗明珠镶嵌在青山绿水间。

趁着下午的闲暇，我沿着水泥公路穿
过一片竹林，拐进一户牟姓人家的院坝。
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站在阶沿上，热情地
跟我打招呼，连忙把我让进堂屋坐下。茶
水端上来后，老者告诉我，他是寨子上年纪
最大的了，后年就满九十岁。寨上还有两
个同龄的老头，但身体不如他硬朗。我顿
时肃然起敬。当我问起黔北工委的宋至平
同志时，眼前这位老者话匣子一下子就打
开了……

那是1947年腊月，大雪封山，有一天
夜里雪下得特别大。听老辈人说，有个叫
宋至平的湖南人，受了“黔北工委”负责人

张立的指派，打扮成
商人，从四川一路
翻山越岭，走了三
十多天，才摸到我
们十字关。

后来，这位姓宋
的生意人就在后山
的几间破烂茅草房
里当起了私塾先生，
教我们十字关的娃
娃们读书，暗地里就
搞起了革命。那时
候抗日战争打完不
久，听说他当时在重
庆那边的一所中学
教书，还在编一本叫
《活路》的杂志在当
地卖。组织上让他
到我们贵州这边来
清理、恢复地下党，
他就来了。

我们本地有个
叫先仲虞的共产党
员，解放后当过思南

县县长，后来调到北京去了，帮着他，很快
就把周边县的地下党组织重新清理建起来
了。那三间四壁漏光的茅屋，就成了革命
的堡垒。隔三差五，夜里油灯一摇一晃的，
他们就在里头开秘密会。后来又成立了

“翻身会”“农协会”“同心会”，喊出“抗粮”
“抗税”“抗丁”的口号。我们这里和周边县
的穷苦百姓都跟着干，革命的火越烧越旺，
声势越搞越大……

后来为了好联络，宋先生们就从十字
关搬到了杉园那边的营盘山上。杉园营盘
山就在平原街上出头处，离这儿大概九里
多路，是德江去务川、四川的必经之地，早
先清朝黄号军修的，有石城墙、石卡门、土
炮台，还有三间木屋。宋至平就在那儿借
办夜校的名义，继续搞革命。

短短两年，宋先生们就组织起了两三
千人，拿起武器，先后建起黔东纵队、黔东
北游击队、湄潭游击队。还搞了松桃、湄
潭、郎岱等地的武装暴动。后来这支队伍
跟解放军主力东西呼应，最后一起解放了
辰溪、凤凰、铜仁、江口、思南、德江、凤冈、
湄潭等十座县城。那真是一支了不起的队
伍，宋同志也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据说，1949年 2月贵州省工委正式成
立，宋至平奉命去贵阳领导青年团工作。
那时候贵阳还没解放，“白狗”还是吓人得
很。他为了保护同志转移，自己留下来，结

果八月份被抓了。在牢里，他咬破手指，在
香烟盒纸上写下“你们要坚持”，用血当墨，
拿命当灯，给同牢的战友鼓励着，指明革命
才有出路。10月 5号深夜，新中国成立才
几天，离贵阳解放还差两个月，他就在八角
岩下被特务活埋了，当时才三十三岁啊！

老人说到这里，目光深邃，满是敬重。
我默默听着，心里沉甸甸的。

记得上一次参观黔北工委陈列室，我
久久凝视着宋至平的旧照片：清癯的面容
上，目光如炬，穿透岁月。“这是烈士英魂长
存的地方。”身旁一位同行的老人低声说，
粗糙的手指拂过展柜玻璃，仿佛在摩挲一
段刻骨铭心的时光。今天眼前这位老者讲
述时的神情，恰如那日陈列室里抚摸展柜
的老人，一样的深情与敬重。

末了，我起身告别，老人一直送到院
坝边。

天色尚早，我决定独自驱车前往返程
途中的黔北工委陈列室，带着这次十字关
的所见所闻，再去“重温”那段沧桑岁月。

到了黔北工委旧址，供职于平原镇政
府的老朋友早已等在陈列室门口，在他的
陪同下，我又了却了一场追忆英烈的夙愿。

快走出陈列室时，我的目光落在一盏
旧油灯上。灯盏已枯，灯芯蜷曲灰暗，可在
灰烬深处，我却分明感到一种不息的热
——那点微光从未熄灭，它穿透旧日的厚
重黑暗，径直楔入后来者的胸襟。它属于
过往烽烟，更在每一个追寻光亮的灵魂中，
重新点燃永恒的灯芯。

走出旧址，阳光正慷慨地铺洒在营盘
山古老的石墙上。远处村落炊烟袅袅，孩
童的笑语乘着山风在谷壑间清脆回荡。如
今的十字关旧址已迁至杉园营盘山，修葺
为“中共黔北工委陈列馆”。崭新的丹楹与
苍翠山色相映成辉，成了无声的爱国主义
课堂。四方来客在这里重温誓词，聆听那
风云跌宕的过往。

回望旧址，一幅画卷在我眼前舒展。
宋至平于茅舍中点燃的烽火，早已化作人
间安宁的灯火；当年他踏雪叩响的险峻关
隘，如今已是坦荡通途。先驱者以血浇灌
的理想，已在红色沃土上生长为一片葱茏
的森林。这焕然新颜的旧址，正是对英魂
最深挚的告慰。

青山有幸，托起忠贞的骸骨。宋至平
早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贵州人民心中，成
为一座永不风化的石碑。归途中，我不禁
轻声低吟：

夜叩黔东十字关，孤灯燃破万重山。
当时茅舍策烽火，新址丹楹焕旧颜。

孤灯燃破孤灯燃破““十字关十字关””
———黔北工委旧址追忆宋至平先烈—黔北工委旧址追忆宋至平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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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苗疆，黔东松桃，有城巍然，名
曰苗王城。岁月悠悠，古韵绵绵，承载千
年荣光。

密林围护，石屋罗列，石墙环绕，坚
如磐石之固。观其木屋，质朴而厚重，每
一块石头都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石
墙蜿蜒，如龙蟠虎踞，守护着这一方天
地。巷陌纵横，曲折幽深，宛如迷宫暗
藏，步入其中，让人仿佛穿梭于时光的
隧道。吊脚楼依势而立，错落有致展风
情，那独特的造型，似在轻舞，彰显着苗
族建筑的神韵。

歪门邪道，独具匠心，显智慧之妙。
此设计巧夺天工，既能御敌，又添神秘
之感。防御森严，壁垒森严，护一方之
安。城垣高耸，见证烽火过往，诉说历史
沧桑，它如一位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望
着苗王城的变迁。

苗族文化，璀璨而辉煌。银饰叮当，
闪耀如星，妆点娇容丽影。那精致的银
饰，在苗族女子的发间、颈间、腕间舞
动，熠熠生辉，美不胜收。苗歌悠扬，声
动天地，吹奏欢乐乐章，其音袅袅，似能
穿透云霄，唤起人们内心的喜悦与感
动。古歌传唱，韵味深长，倾诉先辈衷
肠，那古老的歌谣，饱含着苗族人民对

生活的热爱与对祖先的敬仰。蜡染布
上，绘就斑斓梦想，尽显艺术灵光，每一
幅蜡染作品都是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节日盛时，歌舞狂欢，热情溢满苗乡，他
们身着盛装，尽情欢歌，让整个苗王城
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

且看那苗族的传统习俗，婚礼庄重
而热烈，丧葬肃穆而庄重，每一个仪式
都承载着深深的文化内涵。苗族情人节

“六月六”，苗族祭祀“苗年”，苗族绝技
“惊艳绝伦”。苗族的美食，独具风味，酸
汤鱼、社饭等，令人垂涎欲滴。还有那神
秘的巫蛊文化，虽充满着神秘色彩，却
也是苗族文化中独特的一部分。

苗王城兮，宛如明珠耀南疆。传承
不息，文化之根永流芳。迎宾客至，共赏
其魅，领略独特风光。在这里，人们可以
触摸到历史的痕迹，可以感受到浓郁的
民族风情。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让人
流连忘返。

愿苗王城，恒盛恒昌，永绽辉煌。让
这古老的城池继续散发着它的魅力，让
苗族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传承与
发展，让这宝贵的文化遗产永远生辉，
让苗王城的故事永远流传，让世界都能
领略到这来自西南苗疆的独特魅力。

苗王城赋苗王城赋
杨智勇杨智勇

十余年来，我从未这样持久地、沉郁地
注视着屏幕里的八桂大地。2026年盛夏，台
风“美莎克”裹挟南海云团压境而来，连日
暴雨倾盆，郁江涨、浔江满、黔江奔涌、西江
掀浪，千里江河一夜褪去温驯的底色。浑浊
的浪头裹着泥沙漫过田埂、冲进街巷，将桂
东南的沃野与村屯浸成一片苍茫泽国。

狼来了，狼来了。喊了多少年的水患预
警，在我们以为安澜常在时，洪水这匹“狼”
真的扑到了眼前。它肆意冲毁田塍、吞没房
舍、撕裂道路：郁江贵港段出现 46.88米洪
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米，为 2001年以
来最大洪水；横州市六蓝水库发生漫顶溃
口，宾阳县多座水库相继出险，大批村屯受
淹、民房进水；多条城乡道路被洪水截断，
往来交通中断。截至 7月 8日，广西共有 57
条河流 79 个站点超警，最高超幅达 6.24
米，汛情之峻，牵动四方。

“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两千多年前
《国语》里的句子，此刻化作眼前最真切的
创痛。古人笔下“浩浩怀山襄陵”的水患，穿
越千年时光，再度漫进我们的生活。漫过堤
岸的江水凝重沉郁，像一支反复低回的悲
悯曲，敲在我们胸口，滞重而酸涩。

世世代代临水而居的人们，本只想守
着田土过安稳日子，却一次次被深夜的预
警声惊醒。村头的喇叭循环着疏散通知，基
层干部与救援人员蹚着齐腰的积水逐户拍
门，扶老携幼向高处转移。有人抱着熟睡的
孩子趟过急流，有人帮养殖户赶着牲畜避
险，有人攥着老人的常用药跟在队伍里。深
一脚浅一脚的转移队伍里，总有党员的身
影走在最前探路，留在最后收尾。这些风雨
里逆行的身影，是洪水中最暖的微光，却也
更衬出灾难本身的沉重——因为我们本不
必如此奔波仓皇。

管涌、散浸、漫坝……这些往日陌生的
水利术语，一夜之间成了人人揪心的日常
词汇。郁江告急、浔江告急、黔江告急，汛情
接连传来。贵港郁江南岸堤坝突发管涌，抢
险队伍扛着沙袋直奔险段；大藤峡水利枢

纽彻夜调度，本轮洪水累计拦洪12亿立方
米，精准削峰错峰；消防救援队伍驾冲锋舟
逐户搜救，武警官兵昼夜装填沙袋加固堤
防。从骨干水利工程到乡间堤围，从省级统
筹到村组值守，一道道防线在雨里筑起来，
硬生生托住了汹涌的水势。可这众志成城
的背后，是一场本可以更轻的伤痛。

清人张圣裁曾写：“江陵自古称泽国，
全仗长堤卫江北；咫尺若少不艰牢，千里汪
洋只顷刻。”千年治水，我们总在加固堤岸、
筑牢工程，可我们常常忽略：最坚固的长
堤，从来不止是泥土与砂石夯成的岸线。

这时，我们似乎听不见江流两岸的伐
木声了。那些伐木者早已被洪水吓得弃斧
而逃，只剩那些刚被砍去树干的树墩，在雨
里沉默着，像在诉说什么。现代工具足够锋
利，一棵生长百年的老树，两分钟便能被电
锯伐倒。

森林消失了，植被退化了。昆虫、飞鸟、
走兽失去了栖身之所，疲惫的鸟翅再也找
不到落脚的枝桠，只剩裸露的岩石、稀疏的
灌木。自然用亿万年的时光滋养着人类，而
过往一段时期，我们曾以粗放的发展方式
向自然无尽索取，让山体遍体鳞伤，让水土
不断流失。终于，不堪重负的自然以它的方
式给出了回应——石漠化蔓延，洪水频发，
极端天气接踵而至。风雨肆虐之时，失去植
被涵养的土地留不住雨水，失去根系固持
的堤岸更容易溃决，洪水所到之处如入无
人之境。这份来自自然的回应，沉重，也引
人深思。

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也禁不住会像
阿尔尼姆那样，惊叫一声：“天啊！”

请记住一棵树吧。洪水里，一个与亲人
失散的小女孩，死死抱住一棵小树撑到了
救援到来。不是她不肯松手，而是那棵同样
弱小的树，用枝干紧紧拥住了她，成了她在
死亡面前最后的依靠。还有那群受惊的水
牛，在浩渺的水势里挤在坡地的几棵树下，
是抖瑟的枝叶为它们撑起了一方立足之
地，换来了生还的希望。树不语，树就这样

坚守着。我们的父老乡亲躲在屋顶、爬上高
树，水涨一寸，便往上挪一寸；而最先驾着
冲锋舟赶到他们身边的，是逆流而上的救
援者。树不语而坚守，人无言而逆行，风雨
里的这两份守望，同样动人。可我们是否想
过：那些沉默托举生命的树，我们本有什么
理由，非要刀斧相加？

任何一株草、一棵树、一只虫，无论多
么微小，都是生物圈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与
我们彼此牵绊、共生共息，本就值得我们满
怀珍视。如今生态退化的警钟早已敲响，水
土流失、物种消逝、极端天气频发的过往历
历在目。这份沉重的代价也在提醒我们：未
来会不会重蹈覆辙，答案从来都攥在我们
自己手里。

与其说 2026年盛夏，临水而居的八桂
儿女为水所伤，不如说这场洪水再一次为
我们敲响了生态保护的长钟——我们曾对
恩泽万物的自然有过亏欠，而最终承受代
价的，终究是我们自己。

伤痛不是终点，而是警醒与行动的起
点。暴雨终会停歇，洪水终会退去，西江、郁
江、浔江的浊浪终会恢复往日的平静。这些
年，我们早已走在弥补与修复的路上：广西
持续推进左右江石漠化综合治理，万千群
众上山植树、巡河护林；漓江流域生态保护
持续发力，河湖长制落地到每一条溪流；从
退耕还林到湿地修复，从流域生态治理到
绿色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正从纸面走进山野田间。与此同时，防汛减
灾的屏障也越筑越牢：骨干水利工程相继
投用，“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的“四预”体
系覆盖江河，基层防汛责任直达村屯。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场洪水在八桂
大地留下的伤痕，终会随着家园重建慢慢
愈合。只是这份被水灼伤的痛感，值得我们
长久记取。对自然多一分敬畏，对生态多一
分呵护，对防线多一分坚守，千万人同心同
行，我们才能真正守护好脚下的土地，让寻
常日子里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只有烟火
安稳，再无水患惊扰。

李志仙

我的心为水所伤


